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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我
與
俄
羅
斯
交
往
三
十
多
年
，
若
非
在
香
港
大
會

堂
親
耳
聽
號
角
音
樂
會
，
真
不
知
有
它
的
存
在
。
問

一
位
同
齡
的
俄
國
外
交
官
朋
友
，
他
也
渾
然
不
知
。

來
自
俄
羅
斯
的
號
角
音
樂
奏
響
香
江
，
要
感
謝
香
港

民
政
事
務
局
、
俄
文
化
部
及
駐
港
總
領
館
連
袂
舉
辦

的
香
港
俄
羅
斯
文
化
周
。

近
年
，
中
俄
文
化
交
流
急
驟
升
溫
，﹁
俄
風﹂
勁
襲

﹁
東
方
之
珠﹂
。
上
個
月
，
香
港
舉
辦
了
俄
羅
斯
電
影

周
，
俄
國
高
水
準
的
音
樂
歌
舞
演
出
亦
將
陸
續
有
來
。
號

角
音
樂
會
即
是
文
化
周
系
列
活
動
之
一
。
出
席
音
樂
會
典

禮
的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曾
德
成
告
訴
我
，
這
幾
年
港
俄
文

化
交
流
活
躍
，
他
本
人
就
率
團
訪
問
過
莫
斯
科
和
聖
彼
得

堡
，
他
還
去
聖
彼
得
堡﹁
自
由
行﹂
過
，
那
裡
的
文
化
底

蘊
太
迷
人
了
。

大
多
數
港
人
對
俄
羅
斯
等
前
蘇
聯
各
國
知
之
甚
少
。
令

我
不
解
的
是
，
為
何
號
角
音
樂
會
會
幾
近
爆
棚
，
最
後
在

經
久
不
息
的
掌
聲﹁
逼
迫﹂
下
，
樂
隊
不
得
不
加
演
了
五

六
隻
曲
子
。
指
揮﹁
告
饒﹂
地
表
示
，
樂
手
們
頭
一
次
來

香
港
，
不
能
錯
過
維
港
夜
景
，
請
大
家
散
場
後
買
光
碟
彌

補
了
。
果
然
，
散
場
後
買
光
碟
的
人
打
起
蛇
餅
，
蔚
為
壯

觀
。號

角
音
樂
是
由
長
短
不
一
的
銅
號
演
奏
出
來
的
。
長
的

有
兩
米
，
短
的
也
就
一
指
左
右
。
神
奇
的
是
，
雖
然
每
個

樂
器
只
能
發
出
一
個
音
符
，
組
合
起
來
卻
能
匯
成
動
聽
悅

耳
的
樂
曲
來
。
舞
台
上
，
有
的
樂
手
口
含
一
隻
小
銅
管
，

手
握
另
兩
隻
小
銅
管
；
也
有
的
口
含
一
隻
躺
在
架
子
上
的

大
銅
號
，
手
邊
還
立

兩
三
隻
大
銅
號
。
想
像
一
下
，
十
幾
個
樂
手

身
穿
舊
時
沙
皇
禁
衛
軍
樣
式
的
深
藍
色
禮
服
，
一
字
扇
形
排
列
站

立
，
這
架
式
本
身
就
夠
博
人
眼
球
了
。

號
角
樂
隊
指
揮
謝
爾
蓋
．
鮑
利
安
尼
奇
科
既
指
揮
演
奏
，
又
在
演

奏
間
歇
介
紹
號
角
樂
的
歷
史
故
事
。
他
說
，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沙
皇
伊

莉
莎
白
頒
布
命
令
，
規
定
沙
皇
軍
隊
必
須
設
置
軍
樂
團
，
號
角
音
樂

由
此
誕
生
。
樂
隊
一
般
演
奏
軍
隊
進
行
曲
，
為
的
是
振
奮
軍
人
鬥

志
，
增
強
愛
國
主
義
精
神
。
樂
隊
演
奏
了
著
名
的
︽
彼
得
大
帝
的
普

列
奧
布
拉
仁
斯
基
進
行
曲
︾
，
樂
曲
節
奏
明
快
，
曲
調
神
聖
莊
嚴
，

像
是
一
隊
盛
裝
騎
兵
正
走
過
檢
閱
台
，
向
彼
得
大
帝
致
敬
。
這
支
曲

子
歷
久
不
衰
，
被
稱
為
最
能
代
表
沙
皇
俄
國
的
曲
目
。

鮑
利
安
尼
奇
科
介
紹
說
，
十
月
革
命
推
翻
了
沙
皇
制
度
，
號
角
音

樂
失
傳
了
。
二○

○

六
年
，
彼
得
堡
天
才
音
樂
家
和
樂
器
製
造
大
師
弗

拉
基
米
爾
．
戈
羅
韋
奇
什
科
發
誓
要
恢
復
它
，
在
高
溫
下
手
工
燒
製
黃

銅
合
金
號
角
樂
器
。
過
程
十
分
艱
辛
，
因
為
每
隻
號
角
發
出
不
同
音

調
，
完
全
是
根
據
其
厚
度
和
形
狀
決
定
的
，
必
須
令
A
音
的
頻
率
能

在
四
百
三
十
至
四
百
四
十
二
赫
茲
之
間
轉
換
。
舞
台
上
的
樂
手
均
是

聖
彼
得
堡
音
樂
學
院
的
學
生
和
畢
業
生
，
他
們
矢
志
恢
復
俄
羅
斯
古

典
軍
樂
傳
統
，
將
其
發
揚
光
大
。
香
港
大
會
堂
潮
水
般
的
掌
聲
似
乎

在
說
，
俄
羅
斯
悠
久
的
號
角
音
樂
已
鳳
凰
涅
槃
，
死
而
復
生
。

曾
幾
何
時
，
號
角
樂
隊
聲
名
顯
赫
，
曾
無
數
次
參
加
過
沙
皇
的
加

冕
典
禮
和
閱
兵
。﹁
末
代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稱
讚
它
是﹁
世
界
上
最

獨
一
無
二
的
音
樂﹂
。
號
角
樂
器
不
僅
擅
長
演
奏
節
奏
感
強
的
軍
隊
進

行
曲
，
也
可
演
奏
抒
情
的
浪
漫
曲
。
在
演
奏
貝
多
芬
的
︽
月
光
奏
鳴

曲
︾
時
，
指
揮
說
，
這
首
曲
子
由
一
千
八
百
多
個
音
符
組
成
，
是
號
角

樂
隊
目
前
最
難
演
奏
的
曲
目
。
他
仍
不
忘
推
崇
貝
多
芬
等
音
樂
大
師
，

稱
讚
他
會
五
百
種
樂
器
，
月
光
曲
只
是
在
休
憩
時
信
手
拈
來
的
。
他

說
，
柴
可
夫
斯
基
和
舒
伯
特
等
大
師
都
為
號
角
樂
隊
做
過
曲
子
。

我
常
想
，
正
是
因
為
有
了
獨
樹
一
幟
的
文
學
、
音
樂
、
繪
畫
、
芭

蕾
、
馬
戲
、
冰
上
芭
蕾
等
瑰
寶
，
俄
羅
斯
才
當
之
無
愧
成
為﹁
藝
術

超
級
大
國﹂
。
藝
術
的
力
量
遠
比
核
彈
頭
要
強
大
百
倍
，
它
讓
俄
羅

斯
民
族
生
生
不
息
，
不
可
戰
勝
。

「鳳凰涅槃」的號角音樂

二○

一
一
年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了
一
部

︽
大
眾
文
學
與
武
俠
小
說
︾
。
這
是﹁
集
體
著

作﹂
，
分
由
吳
秀
明
、
陳
力
君
組
稿
，
再
由
吳

秀
明
統
一
修
訂
和
潤
色
，
再
而
定
稿
。
但
，
單

看
書
名
，
已
令
我
莫
名
其
妙
，﹁
武
俠
小
說﹂

應
屬﹁
大
眾
文
學﹂
一
支
，
為
何
將
其
切
割
，
形
成

了
兩
個
概
念
？
看
了
目
錄
，
那
才
知
道
，
書
中
分
上

下
編
，
上
編
談
電
影
、
官
場
文
學
、
偵
探
言
情
之

類
；
下
編
專
論
武
俠
小
說
。
上
下
編
篇
幅
各
半
，
所

以
才
起
了
這
個
書
名
？
但
我
看
來
看
去
，
想
來
想

去
，
總
覺
不
通
之
至
。

不
過
，
書
中
有
論
梁
羽
生
的
，
內
容
頗
新
鮮
，
說

了
一
些
評
家
以
前﹁
不
敢﹂
說
的
話
，
值
得
推
介
一

下
。
作
者
指﹁
左
翼
意
識
形
態
在
梁
羽
生
武
俠
小
說

中
幾
乎
以
真
理
的
形
式
出
現
，
是
一
切
最
高
價
值
的

體
現﹂
，
復
指
：﹁
梁
羽
生
筆
下
的
俠
客
們
總
是
置

身
於
通
過
左
翼
文
化
透
視
的
中
國
古
代
歷
史
中﹂
，

即
是
，
他
的
小
說
在
涉
及
歷
史
時
，
便
採﹁
左
翼
的

歷
史
觀﹂
，﹁
採
用
了
左
翼
的
民
族
國
家
和
階
級
思

想﹂
；
作
者
不
諱
言
說
，
梁
羽
生﹁
有
很
強
的
使
命

感
、
道
德
感
，
甚
至
是
階
級
自
覺
︵
可
能
和
他
在

﹃
左
派﹄
報
紙
工
作
有
關
︶﹂
。
這
批
評
可
謂﹁
一

針
見
血﹂
，
有
此
局
限
，
他
筆
下
的
人
物
性
格
便
每
每
流
於
單

一
。
對
武
俠
小
說
研
究
甚
深
的
羅
立
群
，
在
︽
開
創
新
派
的
宗

師
︾
︵
上
海
：
學
林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年
︶
便
有
此
說
：

﹁
梁
羽
生
武
俠
小
說
中
的
人
物
道
德
色
彩
濃
烈
，
正
邪
嚴
格
區

分
，
人
物
的
社
會
內
涵
豐
富
，
但
人
物
性
格
單
一
，
有
概
念

化
、
公
式
化
的
缺
陷
。﹂
不
過
，
羅
立
群
只
是
文
本
分
析
，
沒

有
深
入
研
究
梁
羽
生
的
創
作
背
景
和
思
想
根
源
。

︽
大
眾
文
學
與
武
俠
小
說
︾
還
指
出
梁
羽
生
小
說
有
許
多
缺

點
，﹁
比
如
不
善
安
排
情
節
，
語
言
拖
沓
，
情
節
雷
同
等
，
還

有
處
處
存
在
的
說
教
，
也
讓
人
不
耐
煩
。﹂
這
批
評
確
是
，
也

是
梁
羽
生
不
及
金
庸
的
主
因
。
雖
然
如
此
，
作
者
還
是
讚
他

﹁
瑕
不
掩
瑜﹂
，﹁
不
愧
是
開
創
新
派
武
俠
的
宗
師﹂
。

然
而
，
羅
立
群
卻
說
梁
羽
生﹁
語
言
文
采
飛
揚
，
字
裡
行
間

透
出
濃
郁
的
書
卷
芳
馨
，
故
事
中
又
常
常
用
詩
詞
歌
賦
、
民
歌

俗
語
點
綴
其
間
，
以
創
造
優
美
的
意
境
、
氣
氛
，
烘
托
人
物
的

內
心
世
界
。﹂
這
論
調
不
敢
苟
同
，
梁
羽
生
能
詩
詞
，
但
不
能

說
是﹁
文
采
飛
揚﹂
，
他
的
行
文
確
是
不
敢
恭
維
，
且
看
︽
雲

海
玉
弓
緣
︾
這
段
：

﹁
金
世
遺
所
練
本
來
也
是
屬
於
邪
派
的
內
功
，
幸
虧
他
在

﹃
走
火
入
魔﹄
之
時
，
恰
巧
得
唐
䁱
瀾
以
天
山
的
正
宗
內
功
救

了
他
，
並
且
給
他
服
下
了
五
粒
碧
靈
丹
。
那
時
，
他
正
昏
倒
在

珠
峰
腳
下
，
醒
來
之
後
，
雖
然
知
道
是
唐
䁱
瀾
救
了
他
，
卻
並

不
知
道
曾
服
下
了
他
的
五
粒
碧
靈
丹
，
所
以
，
這
幾
年
來
，
他

不
但
完
全
沒
有
再
發
覺﹃
走
火
入
魔﹄
的
跡
象
，
而
且
覺
得
內

功
好
像
一
天
比
一
天
精
純
，
連
自
己
也
暗
暗
有
點
奇
怪
。﹂

這
段
文
字
之
嚕
囌
重
複
，
虛
字
虛
詞
之
多
，
西
化
之
嚴
重
，

真
難
想
像
是
中
國
傳
統﹁
詩
詞
大
家﹂
之
作
。
如
此
敗
筆
，
在

他
的
作
品
中
，
俯
拾
即
是
。

︽
大
眾
文
學
與
武
俠
小
說
︾
評
梁
，
在
內
地
文
界
中
，
頗
具

創
見
。

內地學者評梁羽生

太
極
樂
隊
卅
年
，
在
圈
中
最
難
忘
甚
麼
經
歷
？
他
們
一
一
在

﹁
舊
日
的
足
跡﹂
慢
慢
道
來
，
六
子
不
約
而
同
記
起
卅
年
前
，
為

了
那
三
千
多
元
的
獎
金
獎
品
參
加
了﹁
第
一
屆
嘉
士
伯
流
行
音
樂

節﹂
，
怎
料
全
港
的
勁
旅
都
來
了
，
心
知
不
妙
，
綵
排
過
後
那
個

下
午
，
大
家
都﹁
焗
住
﹂
長
大
，
全
力
把
︽
暴
風
紅
唇
︾
練
好
，

演
出
之
時
大
家
都
豁
出
去
，
只
享
受
伊
館
場
內
熱
鬧
的
氣
氛
。

結
果
太
極
贏
得
了
全
場
總
冠
軍
，
主
音
歌
手Patrick

回
想
當
晚
抱


獎
盃
重
唱
得
獎
歌
曲
，
他
不
禁
流
淚
，
這
是
團
隊
合
作
的
成
果
，
那
份

滿
足
感
只
有
夾Band

才
可
領
略
得
到
。
還
記
得
卅
年
前Patrick

仔
十

八
九
歲
經
常
演
出
學
校Show

，
我
也
是
常
任
司
儀
常
常
碰
見
，
當
年
的

小
朋
友
今
天
也
快
五
十
了
，
仔
仔
曾
跟
隨
隊
友
鼓
王R

icky

打
鼓
。

R
icky

十
多
年
前
創
辦
了
音
樂
學
校
，
平
日
面
對
學
生
家
長
一
臉
正

經
，
但
每
次
現
身
太
極
即
回
復
少
年
的
淘
氣
。
他
把
英
國
的
打
鼓
文
憑

試
引
進
香
港
，
自
己
也
考
取
了
一
百
分
的
級
別
。
相
信
是
名
人
效
應
，

很
多
人
會
慕
名
而
來
，
包
括
張
家
輝
，﹁
那
次
回
到
北
角
分
校
見
影
帝

在
練
鼓
，
只
怪
職
員
沒
有
編
我
作
導
師
，
自
此
他
再
沒
有
出
現
，
我
要

在
電
台
呼
籲
影
帝
請
再
來
，
費
用
全
免
。﹂

低
音
結
他
手Eddie

是
隊
長
，
大
家
敬
重
他
因
為
他
為
樂
隊
取
了
這
個
特
別
的

名
字
：﹁
當
年
樂
隊
都
流
行
用
英
文
名
，
我
想
可
以
例
外
嗎
？
忽
然
夢
中
見
到
太

極
那
個
黑
白
標
誌
，
一
查
之
下
發
覺
太
極
解
說
陰
陽
調
和
，
天
時
地
利
人
和
，
夾

Band

人
和
最
重
要
。﹂
組
員
親
如
兄
弟
，
隊
長
可
記
一
功
。﹁
其
實
我
也
是
小
朋

友
，
當
年
曾
經
被
王
菲
拖
手
一
事
，
每
次
想
起
也
心
跳
。﹂
原
來
當
年
他
們
大
夥

兒
接
受T

V
B

訪
問
，
突
然
長
椅
斷
了
，
在
此
一
剎
那
身
旁
的
王
菲
捉
住
了
他
的

手
，﹁
可
惜
我
也
太
驚
，
來
不
及
去
享
受
那
陣
子
的
溫
柔
，
哈
。﹂

結
他
手Joey

也
試
過
遇
上
最
緊
急
時
刻
：﹁
那
次
下
雨
，
在
戶
外
為
港
台
演

出
，
手
執
咪
高
峰
貼
嘴
一
唱
，
眼
睛
有
如
閃
出
電
光
，
整
個
人
像
被
鐵
鏈
鎖
上
，

我
觸
電
跌
倒
，
朦
朧
中
聽
到Patrick

緊
張
大
叫
：﹃
不
要
圍

他
，
快
報
警
。﹄

我
安
心
，
知
道
有
兄
弟
在
幫
我
。﹂

結
他
手Ernest

也
是
黑
膠
碟
發
燒
友
，
他
直
指
許
志
安
是
太
極
樂
隊
的
黑
氣

石
，
凡
與
他
坐
同
一
交
通
工
具
，
必
有﹁
黑
仔﹂
事
情
發
生
，
其
中
那
次
在
三
藩

市
坐
長
途
車
，
就
在
洛
磯
山
頂
死
了
火
，
大
家
差
點
凍
死
了
，
幸
好
他
終
於
結
了

婚
，
氣
場
應
該
好
轉
了
。

琴
鍵
手G

ary

編
曲
非
常
到
家
，
他
最
愛
的
作
品
是
︽
左
右
手
︾
，
他
也
最
難
忘

哥
哥
張
國
榮
的
專
業
：﹁
他
未
到
錄
音
室
之
前
已
將
新
歌
歌
詞
背
妥
，
灌
唱
片
就

像
在
紅
館
演
唱
，
服
。﹂

太
極
紅
足
卅
年
，
是
因
為
隊
員
各
自
精
彩
無
分
彼
此
，
不
爭
名
利
，
單
單
太
太

們
那
個﹁
太
極
靚
太
群
組﹂
已
夠
吸
引
，
相
信
太
極
團
隊
將
日
益
壯
大
，
為
新
一

代
做
出
美
好
的
示
範
，
在
他
們
身
上
我
更
了
解
到
何
謂﹁
肝
膽
相
照﹂
。

太極樂隊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以
下
是
亞
視
不
獲
續
牌
引
起
的
奇
想
。
假
設
公

關
公
司
接
到
專
案
，
要
為
亞
視
最
後
一
夜
來
個
有

尊
嚴
的
結
束
，
應
如
何
籌
劃
？

在
商
言
商
，
首
先
必
收
足
全
費
才
開
工
，
以
免

走
數
。
跟

要
釐
清
何
謂﹁
尊
嚴
結
束﹂
。﹁
尊

嚴
結
束﹂
跟﹁
光
榮
結
業﹂
不
同
。
中
國
人
說
的﹁
光

榮
結
業﹂
，
像
以﹁
永
久
包
修﹂
馳
名
的
香
港
老
牌
雨

傘
廠
梁
蘇
記
東
主
梁
春
發
那
樣
，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刊
登

結
業
啟
事
，
向
全
港
市
民
宣
告
，
公
司
經
過
百
年
經

營
，﹁
外
無
賒
債
，
內
無
欠
糧
，
光
榮
結
業﹂
，
成
為

一
時
佳
話
。
內
外
不
欠
債
是
中
國
傳
統
生
意
人
的
起
碼

道
德
，
特
別
是
為
了
不
讓
員
工
老
來
失
業
，
有
時
沒
錢

賺
也
會
捱
至
員
工
全
部
退
休
才
光
榮
結
束
。
可
惜
亞
視

已
多
次
欠
糧
，
最
終
能
否﹁
外
無
賒
債
，
內
無
欠
糧﹂

也
難
說
，
加
上
近
年
表
現
差
勁
，
早
跟﹁
光
榮
結
業﹂

無
緣
。

退
而
求
其
次
，
就
是
保
住
最
後
那
點
尊
嚴
，
要
訣
是

對
外
低
調
，
對
內
跟
員
工
溝
通
，
股
東
則
必
須
完
全
收

聲
。
打
架
可
以
閉
門
打
，
但
不
要
再
利
用
傳
媒
或
新
聞

部
作
傳
聲
筒
，
不
再
出
口
術
。
如
真
不
能
多
捱
一
年
，

不
如
提
早
結
束
，
放
員
工
一
條
生
路
。
可
惜
高
層
近
日
還
在
奢
談

未
來
計
劃
，
其
實
現
時
所
有
精
力
都
應
集
中
在
籌
措
變
賣
資
產
，

務
求
無
賒
債
，
無
欠
糧
，
方
為
正
路
。
所
謂
保
住
尊
嚴
，
就
是
做

到
這
點
營
商
者
的
責
任
而
已
，
其
他
的
已
無
關
宏
旨
。

那
麼
，
亞
視
到
了
最
後
一
夜
又
有
何
事
可
做
呢
？
近
日
亞
視
執

行
董
事
葉
家
寶
說
一
定
不
會
讓
亞
視
靜
靜
地
消
失
，
必
要
來
個
最

後
的
隆
重
晚
會
。
我
看
剛
好
相
反
。
亞
視
是
長
期
虧
損
兼
被
除
牌

而
走
上
終
局
的
，
真
搞
晚
會
的
話
，
還
有
甚
麼
可
說
的
？
沒
有
。

兩
年
前
我
路
過
紐
約
，
去
原
世
貿
中
心
遺
址
看
九
一
一
死
難
者
紀

念
池
碑
，
可
作
參
考
。
亞
視
的
最
後
一
夜
，
正
常
節
目
照
播
，
到

晚
上
十
一
時
三
刻
，
開
始
把
五
十
多
年
來
所
有
台
前
幕
後
的
員
工

名
字
，
不
論
巨
星
或
小
工
，
逐
一
在
屏
幕
出
現
，
不
必
旁
白
或
配

樂
，
或
只
配
大
提
琴
獨
奏
。
午
夜
一
到
，
正
式
停
播
，
平
靜
結

束
。
這
就
是
亞
視
應
得
的﹁
有
尊
嚴﹂
謝
幕
。

亞視的最後一夜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闊
別
福
岡
不
知
不
覺
已
十
年
，
記
憶
中

依
稀
僅
有
一
蘭
拉
麵
、
博
多
屋
台
、
運
河

城
、
天
神
購
物
區
…
…

在
朋
友
仔
艾
爾
拔
自
駕
下
，
第
一
次
來

到
福
岡
著
名
景
點
︱
︱
太
宰
府
天
滿
宮
。

位
於
福
岡
縣
中
部
的
太
宰
府
市
，
是
約
一
千

三
百
年
前
統
治
九
州
全
域
的
地
方
政
府
太
宰
府

所
在
地
，
與
背
後
的
寶
滿
山
、
三
郡
山
同
屬
太

宰
府
縣
立
自
然
公
園
，
市
內
多
處
史
迹
，
令
人

想
像
出
當
年
的
繁
榮
昌
盛
景
象
。

太
宰
府
天
滿
宮
是
祭
祀
被
稱
為
日
本
學
問
之

神
的
菅
原
道
真
，
是
日
本
全
國
一
萬
二
千
座
天

滿
宮
的
總
寺
院
，
地
位
相
當
於
中
國
的
孔
廟
，

是
福
岡
著
名
的
觀
光
名
勝
，
每
年
有
超
過
七
百

萬
人
到
此
參
拜
。
每
年
大
考
時
期
，
全
國
各
地

有
許
多
參
拜
者
前
來
祈
禱
考
試
合
格
、
學
業
有

成
。
一
年
之
中
，
天
滿
宮
舉
辦
各
種
活
動
上
百

次
，
如
鬼
術
節
、
鷽
替
節
等
，
神
幸
式
大
祭
規

模
最
大
，
其
中
的
御
上
儀
式
還
被
指
定
為
國
家

無
形
文
化
遺
產
。

天
滿
宮
內
一
共
有
六
千
株
梅
花
和
約
三
萬
株

花
菖
蒲
，
四
季
都
開
滿
花
，
非
常
美
麗
。
在
天
滿
宮
正
殿

前
方
，
有
兩
棵
知
名
的
梅
樹
，
其
中
一
棵
是﹁
飛
梅﹂
，

它
擁
有

一
個
飛
梅
傳
說
：﹁
梅
花
太
思
念
學
問
之
神
菅

原
道
真
，
一
夜
之
間
從
京
都
飛
到
太
宰
府
，
飄
落
到
天
滿

宮
前﹂
；
另
外
一
棵﹁
皇
后
的
梅﹂
，
據
說
是
某
位
日
本

皇
后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來
這
裡
參
拜
時
種
下
的
。
只
可
惜
，

造
訪
時
梅
花
還
未
到
花
開
時
候
，
無
緣
與
飛
梅
相
見
。

跟
一
般
寺
廟
一
樣
，
為
了
服
務
更
多
信
眾
，
太
宰
府
天

滿
宮
同
時
也
接
受
日
本
傳
統
習
俗
如
初
詣
、
節
分
、
七
五

三
等
的
祈
願
祭
，
甚
至
連
安
產
祈
願
、
神
前
結
婚
式
、
消

災
除
厄
等
事
物
也
都
包
辦
。
其
中
最
有
趣
的
是
、
據
說
因

為
飛
梅
傳
說
的
關
係
，
受
到
航
空
業
界
深
厚
的
信
仰
，
而

增
加
航
空
護
身
符
的
祈
願
。

太宰府的飛梅傳說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張愛玲，張愛玲！」我在陽台上澆花，猛聽得
樓下有人在呼喚。
我心生好奇，立即探頭往下看。只見炎陽高照，

地上只有樹木的陰影一排排，並無一人。
過了幾天，我到樓下取報紙，只聽身後有女人在
朗聲說話：「張愛玲，你家的狗狗拉肚子好一點了
嗎？」
我穩住神，慢慢轉過身去，是兩個中年女人站在
庭院裡聊天。一個蓬鬆着雞窩頭，另一個也是蓬鬆
着的雞窩頭，只不過是新燙的，看起來還不是很自
然的樣子。我認識其中的一個，是鄰居李姐，曾經
熱情地給我介紹相親對象。另一個大概就是「張愛
玲」了。
我走過去，和李姐打招呼，問她：「你剛才叫誰
張愛玲？」
張愛玲說：「我呀，我叫張愛玲。」
我笑問：「是弓長張，愛情的愛，玲瓏的玲？」
她說：「是啊，我姥姥給起的名字啊。和誰犯沖
了嗎？」
我說：「沒有和誰犯沖。只不過民國有個女作家
張愛玲，你聽說過她嗎？」
「好像聽說過，」她努力回憶的樣子，然後，徒

勞地問：「她都寫過什麼呀？她的書好看嗎，買得
到嗎？」
原來名氣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

也不是所有人都讀過她的作品。甚至，光輝燦爛的
名字，也被別人用了幾十年，用這名字的這個人，
還並不知道她是誰誰誰。
從那天起，我對隔壁的這個張愛玲多了三分的好
奇心。有意無意間就會多關注她，在意她，甚至會
裝作不經意地在李姐那裡打聽她。只因為她叫張愛

玲。對她了解越是深入，越是覺得人生
的不可思議。因為，如果名字只是一個
符號的話，那麼，這一個相對特殊的符
號下涵蓋的人生，卻好比是兩種人生的
兩個方向，兩個極端。
民國的張愛玲出生在大家庭，小時候
錦衣玉食，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連劃根
火柴都不會，冷冷的個性，以天才自
居，行為習慣與常人大不同。52歲之
後，基本上就離群索居，極力與俗世生活拉開距
離。她對人情往來很是疏淡，但也是有恩必報。誰
要是用心寫過她一則書評，或者幫過她一個小忙，
她都會買一小瓶香水或者小手包作為答謝。她真正
愛惜的只有自己的文學天才。她不小心懷過一次或
者二次孩子，她好像也沒有怎麼猶豫就去做了殘酷
的人流。
可是，我這個隔壁家的張愛玲，平頭百姓家出

生，因為是老大，7歲就幫着母親燒火做飯打醬
油。但她的個性卻是熱和的。她21歲嫁了一個工
人。丈夫很老實，是個悶罐子，不會和人吵架，凡
事也不會為她出頭。所以，家裡家外，都是這個張
愛玲當家作主。養了一個兒子，二隻狗。兒子已經
三十出頭了，在一家大飯店做部門經理，性情像
她，喜歡熱鬧，喜歡招蜂引蝶，換女朋友比換內衣
快，但就是只談戀愛不結婚。讓想抱孫子想得發瘋
的她，每天急得無計可施，嘴裡直喊小祖宗。她每
天早晚二次下樓遛狗狗，碰上誰就釘在那裡，家長
裡短地說上大半天。
她曾對我說，你不知道嫁了個沒有本事的男人，

女人多受苦。她誇張地比劃着，講述她人生裡一件
一件令她鬥志昂揚的往事。她說話的聲音很大，很

響亮。她很會利用人，但對人又算是
很好的。
比如，有一天她請我去吃餃子。明

確地說，請我不要到飯點了再去，早
一點到了可以幫廚。我提了幾個水果
就去了。她要我幫廚的意思，是要我
把做餡的一捆韭菜一根一根摘出
來 ，再把做餡的蝦一隻一隻血淋淋
地從殼裡剝出來。她哪裡知道，我就
是因為怕麻煩，怕腥味，在自己家裡
從來不買韭菜吃，也從來不買蝦。
但我不吱聲，只幹活。第一次去鄰

家作客，其實雙方都有點試探的意思。
結果呢，那次吃餃子就成了我最後一次到她家吃餃子
的歷史。臨走的時候，她讓我帶了滿滿一飯盒的餃子
走，說是留着晚餐吃。第二天歸還飯盒的時候，我在
裡邊裝了幾個李子。就是投桃報李的意思。
下次她再約我去吃飯，我就找了理由婉拒了。我

也突然明白了，民國的張愛玲為什麼最後會選擇一
個人住，把各種人事關係撇得很清楚地住到了地老
天荒，住成了孤家寡人，住到了窮途末路。可是，
她就是喜歡這樣。因為時間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
的，她只拿來發展自己的天才。
最後一個到過她在紐約的公寓的人，後來描述

說，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
和照片。有餐桌和椅子，還有像是照相用的「強
光」燈泡，惟獨缺少一張書桌。不過，她仍有一張
上海人所謂「夜壺箱」的小桌子，立在床頭。她
說，這樣方便些，有了書桌，反而顯得過分正式，
寫不出東西來了。
可是，我隔壁的張愛玲家，傢具擺設高高低低，

滿滿當當的，應有盡有。走路也要小心些再小心
些，否則就會踢到什麼物件。
但是，她們倆有一點終究還是比較像的，那就是

金錢觀。

在民國的上海，通貨膨脹，被張愛玲趕上了。她
在第一時間裡囤了很多紙在家裡。她知道她一定會
受惠的。她描寫自己躊躇滿志地坐在一堆紙上，就
好像坐在一堆鈔票上的舒服和得意。
而我隔壁的張愛玲理財也很有一套。民間的借貸

還貸那一套，她很懂的。她有一筆流動資金每天在
流動之中，每天都在給她產生不菲的利潤。當然，
這也是有風險的。但她就是喜歡在小的驚險中求一
點小小的富貴，她是一個願賭服輸的人。
那麼，到底是哪個張愛玲活得更幸福一點呢？是

民國的張愛玲嗎，還是我隔壁的張愛玲呢？我或者
你，更想成為哪個張愛玲呢？
我還曾認真想過這個問題。年輕時候，一心想讓

自己的靈性世界開花結果，比較嚮往民國張愛玲的
冷人生，感覺像神仙。《山海經》裡的神仙爺爺或
者仙姑，都是獨來獨往，雲裡霧裡，想來就來了，
想飛就飛走了。沒有誰擋得住，也沒有誰敢招惹。
也不必辛苦工作，渴了飲甘露，餓了摘仙果。往來
都是飛鳥、仙兔。
可是，青春期過後，諸事塵埃落定了，知道輕重緩
急了，開始嚮往隔壁的張愛玲家的暖日子。有家有丈
夫有孩子，雖然不是很有錢，可是前後左右有人陪，
有人伴，有人說話，老了還有兒孫繞膝。人世上的幸
福，什麼都比不上天黑了，夜來了，一家人熱熱鬧鬧
地在燈光下餐桌上爭一隻雞翅膀來得有意思。
可惜的是，並不是你想成為誰，就可以成為誰

的。沒有天才，你成不了民國的張愛玲。沒有一輩
子的苦心經營，你也成不了隔壁的張愛玲。而且，
最最悲慘的是，當你知道你成不了民國的張愛玲的
時候，你也發現，即使你只想做隔壁的張愛玲也不
可能了，因為，來不及了。好像世界上的男人，都
已經是別人家的丈夫，而世界上的男孩女孩，都已
經有了自己的父母。你只剩下孤獨寂寞的自己，一
個人坐在家裡，緬懷天上的張愛玲，然後，聆聽隔
壁張愛玲的朗朗的笑聲。

隔壁的張愛玲

百
家
廊

阿

琪

復
活
節
最
受
歡
迎
電
影
，
引
來
全
城

熱
話
的
，
一
定
是
︽
五
個
小
孩
的
校

長
︾
。
賺
人
熱
淚
場
面
一
幕
接
一
幕
，

扣
人
心
弦
，
觀
眾
用
淚
水
代
替
掌
聲
，

表
示
對
戲
中
校
長
敬
意
。
正
如
電
影
真

實
版
元
崗
幼
稚
園
呂
校
長
所
說
，
每
位
老
師

也
有
以
生
命
感
動
生
命
的
故
事
。
老
師
向
來

有﹁
靈
魂
工
程
師﹂
美
譽
，
就
是
應
該
把
學

生
利
益
放
在
第
一
位
，
才
算
是
為
人
師
表
。

師
範
大
學
或
教
育
學
院
是
培
育
教
師
人
才

的
優
化
基
地
，
中
國
各
地
也
有
師
範
大
學
，

近
年
最
膾
炙
人
口
的
一
家
肯
定
是
杭
州
師
範

大
學
︵
杭
師
大
︶
。
早
在
一
九○

八
年
為
浙

江
官
立
兩
級
師
範
學
堂
，
二○

○

七
年
更
名

為
杭
州
師
範
大
學
。
杭
師
大
除
了
師
資
優

良
，
近
年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是
出
了
中
國
大
企

業
家
、
現
任
阿
里
巴
巴
集
團
董
事
局
主
席
兼

執
行
長
馬
雲
，
他
不
止
一
次
在
公
開
場
合
讚

揚
杭
師
大
是
最
好
的
大
學
，
更
身
體
力
行
，

支
持
心
中
最
好
的
大
學
為
國
家
靈
魂
建
設
作

出
貢
獻
，
圓
中
國
夢
。

馬
雲
先
生
曾
捐
了
一
百
多
萬
人
民
幣
給
杭
師
大
培
養

農
村
教
師
成
為
優
秀
教
師
，
讓
農
村
教
師
保
持
夢
想
。

得
到
阿
里
巴
巴
及
馬
雲
本
人
資
金
資
助
，
大
家
開
始
關

注
山
區
教
育
情
況
及
農
村
教
師
待
遇
問
題
。
在
貧
困
地

區
，
父
母
大
都
出
外
打
工
，
孩
子
多
由
普
遍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的
老
人
家
照
顧
，
因
此
監
護
人
的
責
任
很
多
時
都

落
在
老
師
身
上
，
所
以
農
村
教
師
和
農
村
新
生
代
的
成

長
和
價
值
觀
有
非
常
密
切
關
係
，
更
能
體
驗﹁
靈
魂
工

程
師﹂
之
稱
謂
。
然
而
在
貧
瘠
地
區
，
與
一
線
城
市
相

比
，
資
源
及
資
訊
較
落
後
，
農
村
教
師
長
期
處
於
封
閉

生
活
環
境
。
有
調
查
報
告
顯
示
，
二○

一
三
年
超
過
四

分
之
三
的
農
村
教
學
點
教
師
年
收
入
低
於
三
萬
元
人
民

幣
，
農
村
教
師
的
月
薪
遠
遠
低
於
同
省
城
市
平
均
水

準
。
由
於
農
村
教
師
收
入
低
，
壯
年
男
性
寧
願
出
去
打

工
都
不
願
意
在
農
村
當
教
師
。
凡
此
種
種
，
農
村
教
師

素
質
偏
低
和
人
才
流
失
的
問
題
也
愈
來
愈
嚴
重
。
沒
有

好
教
師
，
再
好
的
硬
件
也
是
白
費
。

農村靈魂工程師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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